Gethin學者對「正勤」（The Right Endeavours）的討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厚觀法師指導，釋祖仁，1999.12.16）

1. 巴利文（Pali）的samma-ppadhana 「正勤」（right endeavour）比佛教梵文（Buddhist sanskrit）的samyak-prahana 「正斷」（right abandoning）更能符合「四正勤」的內容，因為：

（a） 整個法門（formula）都在談一個人的努力（endeavour，「勤」），而只有第二部份明確的提到捨棄（abandoning，「斷」）.。

（b） 甚至梵文譯本（Sanskrit version）也說是samyak-pradadhati / pranidadhati 「正勤」（right endeavour）

2. 另有一因素似乎也證明samyak-prahana並不是很正確地解說此一教理的原

來用語，事實上梵文文獻中有一兩個例子中引述到four samyak-pradhana：

（1）例如 《大事》（Mahavastu）有此詞句：四samyak-pradhana是我的馬匹（the four samyak-pradhanas are my horses）

（2）稱友（Yawomitra）的《俱舍論疏》
（Kowa-vyakhya）也把samyak-prahana 「正斷」（right abandoning）註釋為「正勤」samyak-pradhana。

（3）而世親（Vasubandhu）對samyak-prahana 「正斷」（right abandoning）

（或-pradhana）
提供的解釋，也是以 pra-√dha 而不是 pra-√ha。這裡世

親是在說，「勤（勇猛精進力）」virya可稱之為「正斷」samyak-prahana （或

-pradhana），因為「由於它，身、語、意就能適當的作為。」
（tena hi samyak kaya-vag-manamsi pradhiyante）

《俱舍論》卷25：

何故說「勤」名為「正斷」，於正修習斷修位中此勤力能斷懈怠故；或名「正勝」，於正持策身、語、意中此最勝故。

（4）在諸漢譯佛典（Chinese translations of Buddhist texts）中，可以看到「勤」（endeavour）及「斷」（abandoning）兩者同時並存。
（5）此外，佛教梵文註釋傳統（Buddhist Sanskrit exegetical tradition）很明

顯的，無異議的把四種samyak-prahanas /-pradhanas視為相等於「勤（勇猛
精進力）」'strength'（virya）；這完全與巴利傳統對「正勤」samma-ppadhana

（right endeavour）的定義是一致。

小結：

3. 從以上的探討來看，巴利文與梵文字形的不一致，最直接的解釋是，把samyak-prahana 看成是由中期印度阿利安語言（Middle Indo-Aryan form）而來的不正確的逆成字（back-formation），而它的原形或許是samma

-ppadhana，此字可能相當於梵文的samyak-prahana或samyak-pradhana。 

4. 雖然以上的探討能大致解釋samyak-prahana與samma-ppadhana是如何產生不一致，但為什麼會產生此不一致，仍然懸而未決。畢竟此法門有相當大的程度凸顯「勤」（endeavour）這個觀念及運用，不只是通過padahati / pradadhati此一動詞，也可從整個一再重複的用語（whole recurring refrain）中看出來：

Chandam janeti vayamati viriyam arabhati cittam pagganhati padahati / Chandam janayati vyayacchate viryam arabhate cittam pagrhnati samyak pradadhati.
在很明顯是指向四正「勤」（endeavours）觀念的語句中，這一中期印度阿利安的字形，縱然文脈上有所不清，為什麼會被解釋成「正斷」samyak-prahana（right abandoning）呢？這個語義上的轉變是否那麼單純，是由於古時一個遲鈍法師或一群法師的誤解所造成的呢？這樣的解釋，從歷史上的角度來看顯得不適當。

5. Gethin學者前面有提到「正勤」（right endeavour）此一辭，在北傳佛教傳統（northern Buddhist tradition）並沒有完全消失。在巴利註釋（Pali commentaries）發現到「正勤」samma-ppadhana（right endeavour）的註釋被不尋常的嵌入了「斷」（abandoning）的觀念來詮釋。

6. 覺音論師（Buddhaghosa）把 samma-ppadhana中的「正」samma 當成某些美麗（善）的物，因為它捨棄了醜陋的煩惱（something beautiful by virtue of its forsaking the ugliness of the defilements）。
 

漢譯《清淨道論》：
（四正勤）以此而勤故為「勤」。美的勤為「正勤」；或以此而作正當的勤為「正勤」；或因無煩惱之醜故為美，因以能生利益安樂之義而取得殊勝的狀態及能作最優的狀態故為勤，是名「正勤」。這與精進是一同義語。即已生與未生的惡而令斷與不生的作用，及未生與已生的善而令生起與存續的作用，而有四種。是故名為四正勤。

這樣的解釋，是出現在談論「正勤」samma-ppadhanas（right endeavour）是組成出世間道（lokuttara-magga ；transcendent path）的上下文中。由此上下文看來samma-ppadhana被覺音論師認為是指心的一種力量、運用，而形成一個基礎，能使心捨棄煩惱（kilesas）。

7. 在北傳的論書通常把samyak-prahanas定位為是接近生起無漏道（出世間道，lokuttara-magga，transcendent path）之前四善根之一的「暖位」
 usma-gata。
。無著（Asavga）提到samyak-prahanas或-pradhanas 的修果（bhavana-phala）是完全放棄障礙善法的諸法，及取得與生長對治不善法的諸法。
四善根是在得正性離生前的四個階位，而「暖位」在順抉擇分的四個階位排行是最初，及「暖位」表示已進入加行道（prayoga-marga）。可以很清楚看到「暖位」標示修行者在層次的一個重大轉變。此階位的「斷」（abandoning），雖不是無漏道（出世間道，lokuttara-magga，transcendent path）的完全斷除，然而它能除去修習完整智慧的粗顯障礙及過失。Gethin學者認為北傳這樣的說法並不是完全不適當！

8. 另一支持samyak-prahana的理由，可能是在通常梵文用法中pradadhati及

pradhana根本不適宜與四尼柯耶（Nikaya）中的「正勤」padahati and pradhana 

一併而論。因此samyak-prahana根據正常梵文用法，完全不是在表達「正

勤」、正確的運用；而是有關於人或物的「正當的」（right）或「正當的又
主要的」（proper chief）或「主要的」（principal）的意思。它其實，是個定
義非常不清楚、不明確的梵文字。這個法門梵文版的基本型結尾動詞或作
pradadhati或作pranidadhati，這樣的不確定性，正是這點的寫照。梵文文
獻中pra-ni-dha經常出現在佛教及非佛教的梵文典籍作品中，意思有如
同四尼柯耶（Nikaya）中的「正勤」padahati與padhana。

小結：
Gethin學者認為：

1. 從這一認識看來，比較容易瞭解這四個法門為什麼會被標示為samyak-prahana「正斷」（right abandoning）。

2. 當然我們不能排除佛教傳統（Buddhist tradition）在說一切有部
   （Sarvastivada）與分別說部－南傳上座部（Theravada）未分裂時，就故意利用此意義含糊的中期印度阿利安語言的形態（middle Indo-Aryan form）。畢竟，在巴利註釋書中（Pali commentaries）有其他玩弄文字的例子，而僅限適用於巴利文（Pali）而不適用於梵文（Sanskrit）。

3. 因此我們不能輕易的認定梵文的samyak-prahana 「正斷」（right abandoning），是由於在轉化方言為梵文過程中的失誤（'incorrect' backformation）所造成的。.

4. 雖然Gethin學者本身認為巴利文的samma-ppadhana 比梵文的 samyak-prahana更能表達主要的意義。但在佛教的整體傳統上，似乎保留下一個以「斷」（abandoning）為重點的解說。

5. 佛教修行心理學（Buddhist spiritual psychology）的角度來看，samma-ppadhana  或 samyak-prahana有一個重要的面向，那就是它直接的使修行能在證得出世間道（lokuttara magga ；transcendent path）的那一刻（正性離生時），或在四善根的「暖位」時能捨棄不善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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